最幸福的一晚
       1958届高三3班  马青柯
我很幸运地参加了一九五七年五四青年节首都青年欢迎伏罗希洛夫主席的游园晚会。晚会组织得是那样的美好，连伏老都称赞说，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好的晚会，何况我们一个普通青年呢！
会场布置得极其辉煌壮丽，男女青年们打扮得都非常漂亮，一来到这里，使你感觉这简直就是仙人世界。伏老、毛主席和我国其他领导人走到哪里，哪里的青年就排成人墙，夹道欢迎，大家热烈地鼓掌、欢呼，发狂似的跳跃和幸福的微笑着。伏老和毛主席不断地向青年们微笑着招手致意，摄影师和记者们紧张忙乱地走来走去。这些欢腾的场面突出的表现了我们中国青年是热爱伟大的祖国和领袖，热爱伟大的苏联和苏联人民的领袖的；表现了我们保卫世界和平的决心，象征着中苏两国人民深厚的友谊。并且使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中国青年是朝气蓬勃、乐观向上的，我们有信心、有力量，学好本领，建设好自己的国家。
苏联贵宾和我国领导人不仅参加青年们庆祝自己节日的晚会，而且与青年们坐在一起看文娱表演，跳交谊舞，热情的微笑，亲切的谈话。他们打破了领导与群众的隔阂，表现了苏联和我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优良作风。非常突出地说明了党和政府对青年一代的爱抚与关怀，它永远鼓舞着青年们奋勇前进。
大会的欢腾情景和参加者的幸福激动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也无法用笔墨来描绘。这些美好的印象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脑海里，鼓舞人们去热爱领袖，克服困难，鞭策自己前进。
亲爱的同学们，这一天晚上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晚，对我有很大的历史意义。有好几次，我在几步远的地方看到伏罗希洛夫主席搀着毛主席的胳膊迎面走来，好几次看到刘少奇委员长、朱德副主席和彭真市长令人迷恋的笑着，尤其使我感到幸福的是我曾和周总理在一起谈话。
伏老、毛主席、朱副主席、刘委员长、彭市长和苏联代表团的团员们、将军们继续朝前走了。周总理一个人停下来，一群人围住了他，我正好从后面赶来，站在总理身边。我几次想说话，但是话到咽喉又咽下去了，我恐怕说错了。总理说他要休息一下，走到长椅前坐下了.这时,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走到他跟前去，我声音有些颤抖地说：“周总理，您好！”总理回答了我，并伸出他粗大的手来，我激动地握着，舍不得放开，也忘了征求总理的同意，就坐下了。我和总理挨着坐在一起，四周围了一圈人，我感觉他们好像是用羡慕、祝贺的目光看着我，我有些害羞，但这时我也顾不得了，我只是睁大眼睛看着敬爱的周总理。
总理问我是哪里的，我告诉他我是一○一中学的。总理见我胸前别着一个红牌儿，他低下头来，用手摸着那个牌儿，赞赏似地说：“啊，优良生！”我的脸忽地红了，感到又幸福又惭愧。幸福的是我认为总理称赞的不是我个人，而是我们的学校，我感觉我似乎为母校争得了一些荣誉。惭愧的是我还有很多缺点，极需改正。想到这里，我就立刻责备自己，并要求自己把缺点立刻改正。我想我能够有一些进步和成绩，还不是我们党和政府，毛主席和周总理，各级行政领导和老师们教育的结果吗？功劳应该首先归于他们。
蔚蓝的夜空，星星在闪烁，明亮耀眼的灯光，照射到我们每个人身上，四周不断传来音乐和欢笑声。在这青年节之夜，我和总理并排坐着，享受着节日的快乐。我的心跳动得越来越厉害，好像要冲出胸膛来，我只是高兴，张开嘴，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我感觉自己好像是在梦境之中，面对着美好的景象在憨笑。我又想，时间太宝贵了，这样浪费时间可不成，我便努力叫自己镇定，想着在这难得的时光应该说些什么，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心里的话。
我问道：“总理您工作很忙吧？”他意味深长的回答道：“忙里偷闲嘛！”我又告诉总理：“我还记得，您曾经来过我们学校。”总理噢了一声，说他也记得，而且那时还叫师大附中二部。然后我们就谈到解放台湾的问题，这和报上记载的一样。我先问：“总理，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解放台湾啊？”总理摸着我的手臂说：“别着急嘛！”我说：“可是，我们要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而蒋介石不干，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咱们打吧！要是打台湾，我一定第一个报名参军！”我用力地说完了这句话，总理却说：“别着急嘛！我们都不着急，你们还这么年青，忙什么呀！”噢！我明白了，解放台湾是一件长期的事情，我们要在军事、政治等各方面做充分的准备，并耐心地宣传和等待，同时也照顾到我们的经济建设……这不是三天两早晨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能焦急。
当我跟总理一同站起来往前走时，由于一个记者来邀我谈话，使我离开了周总理。
我很后悔，事先没有做些准备，向总理报告一下我们学校的情况，问他几个问题，从他那里多学到一些东西。当时也太激动了，没有能够很好的思维，以至于说不出话来。过后许多话都涌上来了，感觉到要说的是那么多，而说出来的是那么少，使我非常惋惜。但在这种场合，谁又能不激动呢？虽然如此，我已感到非常满足了，因为我曾经和我们敬爱的总理并肩坐在一起，并且握了手，亲密地谈话。真想不到，能和苏联贵宾、毛主席、周总理在一起度过青年节，我感觉自己是多么幸福啊！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想告诉同学们，总理的身体非常健康，毛主席也非常健康。总理的服装又很朴素，根据平时对周总理在政治、外交活动中的印象，我想像总理一定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人。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在和总理谈话的时候，我感到总理是一个蔼然可亲的人，一点儿官架子也没有。恕我做这样一个比方：我简直就像和一位普通公民谈话一样，他的态度非常谦虚、朴实。
从总理那里，我得到了有益的教导。总理也许不知道，我平时性情急躁，什么事都希望一蹴而就，但总理告诉我不要性急，正是针对我的缺点教导了我，我真感到高兴。后来我追过去时，看见总理正在兴致勃勃的跳交谊舞。这时我突然想到，自己在文娱活动方面太差了，我还不会跳舞，所以没好意思再到总理跟前去。
十点半钟，贵宾们和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要离开中山公园了。我感到今晚已经非常满足了，所以连最爱看的京剧也没有去看，就随着他们出去了。到大门口，周总理又要挤回去，旁边大概是彭真市长说：“你又想起什么来了？”总理说：“不行，得回去交代一下。”我当时很奇怪，不知总理要回去干什么。后来看报上报导，原来他是去向晚会工作人员道谢，又和青年们玩了一会儿。周总理想的太周到了。
我跑着跳着，好像我又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了。一路上不住地想着公园中欢腾的景象，和总理谈话的情形。躺在床上很久也睡不着，我沉醉在幸福的回忆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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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57年4月15日至5月6日，5月24日至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应邀访问中国。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中国党政领导人同伏罗希洛夫进行了会晤和谈话，并在五四青年节晚上，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了盛大的首都青年游园晚会，欢迎伏罗希洛夫主席。我带着父亲的请帖参加了这个晚会。我当时十八岁，在一零一中上高二。中国青年报记者报道了我与周总理谈话的情况，后来王锡兰老师鼓励我写了这篇感想性文章。今年是周总
理逝世四十周年，我偶然找到了这篇旧作，寄给母校，作为对 

敬爱的周总理的纪念，并祝贺母校建校七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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